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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博物馆发展史，博物馆的社会角色与

功能越来越多元化。在“以物为主”到“以人

为本”的博物馆转型背景下，博物馆如何扮演

好角色，发挥作用和功能，满足观众所需而顺

利发展，成为每个博物馆思考的课题。在此发

展潮流下，博物馆观众研究也从附属的边缘地

带向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转变。洛克扎那·亚

当斯（Adams.R）也在《博物馆观众服务手册》

中明确指出：“对于观众的知识与了解是博物

馆实践教育的必要条件”[1] 3。因此，下文将

从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定义演变、观众研究基础

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手段等三个方面对观众研

究进行梳理与分析。

1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定义演变
英国利物浦博物馆 1884 年针对观众观

展行为所进行的观察，是文献中最早的博物

[ 摘   要 ] 博物馆与观众的关系紧密，认识观众是博物馆工作的必要基础，也是评估优质展览的标准。本文

从博物馆观众研究定义的演变、观众分类分层的理论梳理出发，结合互动体验模式及研究方法上的“以观

众为中心的评估层级”模式，从行为、知识获得和情感测量三方面对湖州博物馆《吴兴赋》展览进行观众

实例研究。同时，在不断演变的观众研究理论上，我们必须在观众研究过程中更加重视地方、社区及个人

体验。

[ 关键词 ] 博物馆观众研究   分层   方法手段   湖州博物馆

[ 中图分类号 ]   G260       [ 文献标识码 ]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17.01.007

馆观众研究资料 [2]119。1897 年德国实验心理

学 家 费 赫 奈 尔（G·T·Fechner） 首 次 在 博

物馆中用问答的方式来了解观众对艺术品的

反应 [3]。1916 年本杰明·吉尔曼（Benjamin 

Gilman）针对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观众参观经

验的探究 [2]49，可视为 20 世纪最早出现的博

物馆观众研究。麦尔登（Melton）于 1933 年

在美国进行博物馆观众调查后提出的“博物

馆疲劳”[4] 的概念使博物馆观众心理与行为

研究首次引起了博物馆学者、心理学家和社

会学家的广泛关注。

20 世纪后期，观众研究不断地发展，研

究人员不断增多，案例分析也不断增加，获得

的结果也越来越丰富。1978 年美国心理学家

罗宾逊（Robinson）在芝加哥、纽约等地的博

物馆对观众进行了跟踪调查。他在调查时隐藏

在不被观众注意的地点，观察观众表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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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观察时间，并绘制出观众的参观路线，分析

观众的参观行为；并根据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适当变更展览，对观众前后的参观行为进行

比较研究。此外，帕尔松（Parson）和路米斯

（Loomis）对观众的参观路线进行了观察和研

究，研究结果对博物馆平面布局和陈列室环境

的规划设计有很大的启发；比特古德（Bitgood）

于 1988 年提出了“吸引力指数”和“持续力

指数”的概念 [5]，认为展品是否能吸引观众的

注意力（吸引力指数）、吸引注意之后观众能

否持续观看（持续力指数）是成功展示的首要

条件；约翰 H·佛兰克（John H.Falk）和林恩 D·迪

而金（Lynn D.Dierking）通过对美国、英国、

印度等国的二千多名博物馆观众进行访问，深

入了解了观众参观博物馆时的需求、动机、记

忆等心理活动情况，在 1992 年提出了“博物

馆体验”理论。

随着观众调查实践的不断发展，对观众研

究的定义也在不断地变化、更新与完善。美国

观众研究协会（Visitor Studies Association，简

称 VSA）指出观众研究（audience research）

是有系统地针对观众基本背景（descriptive）、

心 理（psychological） 及 场 景（contextual） 的

相关信息。1974 年美国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简 称 AAM） 正 式 成

立了“观众研究与评估委员会”（Committee 

of Audienc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简 称

CARE），CARE 将 visitor 及 audience 交替使用，

并认为“观众研究”（visitor studies）是“在

博物馆领域里，有系统地从观众身上获得有关

实际（actual）观众和潜在（potential）观众的

知识，在策划和执行与大众有关的活动时，

促进和应用此相关知识。”1998 年成立的英

国专业组织“观众研究团体”（Visitor Studies 

Group，简称 VSG）在其官网上指出：“观众

研究（visitor studies）是快速发展（evolving）

和动态（dynamic）的学科，在休闲及非正式

教育场合中研究观众。”[6]。2006 年，美国博

物馆评估专家艾伦·朱斯蒂（Ellen Giusti）在

AAM 年会的博物馆观众研究专题座谈会中指

出观众研究未在博物馆中得到应有的重视，更

大力呼吁：“观众研究 = 将观众置于展览和

活动策划的核心”，并且观众研究直接影响

博物馆四个层面的决策：市场策略（marketing 

strategies）、 观 众 服 务（visitor service）、 教

育策划（educational programming）以及展示设

计（exhibit design）[7]3。从上述的演变我们不

难看出，观众研究无疑是博物馆生存与发展的

重要基础，它不仅在博物馆展览设计与改陈中

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也在博物馆的教育活动中

扮演重要角色。

观众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可以让博

物馆决策者、公共服务者、展览策划者及活动

组织者等不再只根据“权威”、“传统”、“常识”、

“传播媒体的舆论导向”以及“个人经验”[8]

来揣测观众，而是用“更具结构性、组织性

及系统性的过程与方法”来了解观众、进行

策展。

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类型（如图 1 所示）

可分为观众的调查、评估与研究三类，三者虽

然在主要目的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研究的主

题、搜集资料的方法、研究结果的应用上相互

影响。三者各有所长与限制，因此博物馆的观

众研究常常根据需要来整合运用。

图 1  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类型
（来源：王启祥 . 国内博物馆观众研究知多少 [J]. 博物馆学季刊，

2004(18)：2.）

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发展与实践 <<< 王思怡 实践新知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050

2017 年第 01 期  总第 066 期

2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观众研究的三大方面

路米斯将观众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分类，

提 出 了“ 观 众 研 究 的 三 大 方 面”（A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of planning for the visitor）[9]。

这三大方面为观众投入方面、参观过程方面、

参观结果方面（如图 2 所示）。

1. 观众投入方面（visitor commitment dim-

ension）

指的是观众的参观频率、年龄和社会教育

背景等基本资料，以及兴趣、预期和动机等心

理层面的资料，观众以及潜在观众分析结果即

是观众的投入程度，而观众投入程度直接影响

他们决定是否花时间再次参观博物馆。

2. 参观过程方面（visit process dimension）

主要关注观众和博物馆的社会环境及空

间环境的协调程度，分析展览所预设的目标是

否达成，针对一些导向安排和舒适度等基本要

素进行测量。

3. 参观结果方面（visit outcomes dimension）

主要强调参观前后的观众体验及行为结

果，满意度及参观收获的分析尤为重要。

图 2  观众研究的三大方面
（来源：笔者整理并翻译自 Loomis R J. Planning for the Visitor：The Challenge 

of Visitor Studies[M]//Bicknell S，Farmelo G. Museum Visitor Studies in the 90s. 

London：Science Museum，1993：21.）

2.2 观众分类分层

乔治·海因于 1998 年所著的《学在博物馆》

（Learning in the Museum）一书中，对欧美博

物馆观众研究的百年发展、内涵与方法有详细

的整理分析，成为博物馆界观众研究的重要参

考文献。其中列出了学者们根据跟踪观察记录

观众行为的研究结果，以不同的比喻来说明观

众如何与博物馆互动（见表 1），其实也是博

物馆观众分类的结果。

Higgins（1884:186）
学生 / 认真者（Students/Serious visitors）
普通观众（Observers）
闲逛的人（如儿童）（Loungers）
移民（Immigrant）

Wolf and Tymitz（1978:10—11）
通勤型（The Commuter）：把展厅当作马路直来直去者
流浪型 (The Nomad-the casual visitors)：休闲的观众
自助式 (The Cafeteria Type-interested person)：对整个展
览比较感兴趣，像吃自助餐一样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展品
贵宾式 (The VIP-very interested person)：对展览极为感兴
趣的人

Falk（1982:12）
严肃的购物者 (Serious shoppers)：对展览有着清晰的认识
和明确的目的，知道自己需要参观哪些内容
走马观花型购物者 (Windows shoppers)：没有特定目标，
一路走过，接下来要赶往下一家
冲动型购物者 (Impulse shoppers)：这类观众发现一个或
多个展览都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因此决定在计划外再
多参观几次展览

Veron and Lavasseur（1989）
蚂蚁型（Ants）：他们机械地从一个展位移到下一个展位
蝴蝶型（Butterflies）：在各个展位之间穿梭不停，偶尔
也会在感兴趣处停留下来
蚱蜢型（Grasshoppers）：只会选择几个特殊的展位，从
这里跳到那里
游鱼型（Fish）：在展厅里游动，偶尔驻足

Bicknell and Mann（1993:94）
“骨灰级”（The Buffs）： 专家级人物
“一切为了孩子”（It is for the children）：通常以家庭为单位
“我就是博物馆”（Culture-vultures）：通常为夫妻、旅
游者或老年人。对于国际博物馆界的规则有一定的了解
学生观众 (Student visit)：经常是为了课程需要才来的

表 1  博物馆观众参访方式分类表

（ 笔 者 翻 译 整 理 自 Hein G. Learning in the Museum. New York：

Routledge，1998：104-105.）

而佛兰克根据他人及自己多年研究结果，

根据参观动机将博物馆观众分为五大类 [10]：

1. 探索者（explorer）: 本身具有好奇心、

极重视学习，会持续参访许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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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进者（facilitator）: 因家人或朋友的

需要而参观博物馆，如父母或祖父母和其儿孙；

3. 追 求 体 验 者（experience seeker）： 喜

欢到文化教育场所进行体验，像游客一样参观

重要景点，希望有整体的体验活动；

4. 专 业 者 / 业 余 爱 好 者（professional/

hobbyist）：对于特定主题与内容有持续的关

注与学习兴趣，会主动寻找博物馆资源。这在

观众群体中占少数；

5. 充电者（recharger）：这类观众将参观

博物馆视为反思及使生活丰富的机会，可以暂

时远离现实社会与人群，博物馆有相当比例的

观众属于这种类型。

博物馆对观众进行分类分层是博物馆观

众研究的目标之一，在分类的基础上，确定其

展览及活动的目标对象。

2.3 博物馆观众体验

对 于 博 物 馆 观 众 来 说， 体 验 是 其 接 触

博物馆信息的主要方式，佛兰克和迪 而金

1992 年合著的《博物馆体验》（The museum 

experience） 出 版 后，“ 体 验” 一 词 被 博 物

馆界频繁使用 [11]。而几乎所有的博物馆体

验都涉及到该书提出的互动体验模式（The 

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该模式认为博

物馆观众参观体验是观众在个人背景（personal 

context）、 环 境 场 景（physical context） 及 社

会文化语境（social-cultural context）因素相互

影响、作用而产生具有社会性、环境性、知识

性和情境性的博物馆整体体验（见图 3）。

图 3  互动体验模式
（来源：笔者自绘）

而科特勒（N.Kotler）认为博物馆与其他

文化或教育机构最大的不同在于观众参观体

验的多样性 [12]，因而他提出了博物馆体验范

围表（见表 2），将观众的体验区分为直观的、

情感的、认知的三方面。

直观的 Visceral
惊奇
冒险
幻想
沉浸
新奇

情感的 Emotional
乐趣
转移
游戏
运动
社交

购物
冥想
梦想
思考
审美

认识的 Cognitive
观察
探索
实验
分析
辨识
技巧

表 2  博物馆体验范围表

（来源：笔者翻译整理自 Kotler N. Delivering Experience: Marketing the 

Museum’s Full Range of Assets[J]. Museum News, 1999, 78(3)：30-39, 58-

61.）

3博物馆观众研究的方法手段
观众研究手段多样，可以运用的方法多

元。在乔治·海因的博物馆观众研究方法归

纳总结的基础上，玛塞拉·威尔斯（Marcella 

Wells）以及芭芭拉·巴特勒（Barbara Butler）

根据资料收集的复杂程度，将各类型研究整

理出“以观众为中心的评估层级”（Visitor-

Centered Evaluation Hierarchy）模式（见图 4）。

图 4 “以观众为中心的评估层级”模式
（来源：笔者整理翻译自 Wells M, Butler B. A Visitor-centered Evaluation 

Hierarchy[J]. Visitor Studies Today, 2002：5-11.）

如叶尔乐维兹（Yalowitz）和托姆勒内斯

（Tomulonis）通过记录详细的跟踪记录图（见

图 5） 来 分 析“ 水 母： 活 着 的 艺 术（Jellies: 

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发展与实践 <<< 王思怡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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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Art）”展览中研究对象的行为模式；玛

利亚·考斯兰特科学博物馆通过网上前置评估

对其全球气候变暖的展览进行调查（见图 6）。

博 物 馆 通 过 Survey Monkey、Qualtrics、Google 

Forms 或 Vovici 等软件进行网络观众调查的方式

越来越流行。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跨

学科手段的应用，RFID 技术 [13]、蓝牙技术 [14] 等科

技手段纷纷运用于博物馆观众的行为研究中。

4湖州博物馆《吴兴赋》展览观众研究
湖州博物馆基本陈列《吴兴赋》取题于元

代赵孟頫同名的绘画长卷，陈列内容（见图 7）

由 4 单元 13 章节 32 展项组合而成，通过文物、

图片及各种辅助陈列手段，全面展现湖州自古

图 5 “水母：活着的艺术（Jellies: Living Art）”展览的
         观众跟踪调查平面图

（来源：Diamond J, Horn M, Uttal D H. Practical Evaluation Guide: Tools 

for Museums and Other Informal Educational Settings. Rowman & Littlefield, 

2016：55.）

图 6 玛利亚·考斯兰特科学博物馆所作的网络观众调查问卷
（ 来 源：Diamond J，Horn M，Uttal D H. Practical Evaluation Guide：

Tools for Museums and Other Informal Educational Settings. Rowman & 

Littlefiel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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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经济、文化、历史等。其中突出演绎湖

州的蚕桑、丝织、渔农等生态经济、水乡民俗

民风和“湖刊”、“湖笔”文化。该展览属于

地方博物馆基本历史陈列的范畴。

图 7 《吴兴赋》主题与历史的二元叙事陈列内容
（来源：笔者整理）

湖州全市常住人口约为 289.35 万人①，这

是《吴兴赋》展览的主要参观群体，同时太湖

度假区吸引了较多外地游客前来观光，基于这

一条件，湖州博物馆依靠陈列展览宣传本地的

优秀文化传统。而据统计，湖州博物馆每年接

待的参观人数大致在 30 万人次左右 [15]。

在此基础上，笔者运用比特古德关于观

众测量（visitor measure）的“行为测量”（Behavior 

Measures）、“ 知 识 获 得 测 量 ”（Knowledge 

Acquisition）和“情感 测 量”（Affective Measures）

三个项目展开对《吴兴赋》展览的观众研究。

4.1 行为测量

以随机取样的方式进行跟踪观察，选任意

每五分钟后进入 A 点的观众作为跟踪目标。

选定目标后首先填写可观察到的基础资料，例

如性别、预估年龄段、结伴情形等。为避免干

扰观众的参观行为，跟踪过程中并不告知被跟

踪对象，观察者保持适当距离进行观察。笔者

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至 1 月 29 日（除 27 日闭

馆），以及 2014 年 2 月 7 日至 2 月 12 日（除

10 日闭馆）共计 10 天，每日 9:30 至 12:00 及

14:00 至 16:00 两时段进行观众跟踪（共跟踪

观察 50 组②）。笔者跟踪观察的范围（见图 8）

为该陈列入口 A 点至出口 B 点。

图 8 《吴兴赋》陈列效果图
（来源：大东吴建筑集团）

本文主要采用填写观众跟踪观察表（见图

9）的方式，表格分为观众基本信息及参观行为

观察记录两部分。观众的基本资料栏包括观众

的组成形态、人数、性别、预估年龄段、特征

描述等，目的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观众。观众

行为观察记录的内容包括总共参观时长、路径、

停驻点（停留时间超过 3 秒）注记及停留时间、

参观行为注记（包括语言、动作等），目的在

于通过观众的参观行为来研究陈列的实际效果。

4.1.1 参观总时长

馆方将《吴兴赋》陈列的参观时间设定为

60—90 分钟，而笔者在跟踪调查后发现，在

所调查的 86 人中，有 71 人（约 82.56%）的

参观时间集中在 30—45 分钟之间。在调查中，

家庭观众的用时普遍较长，最长为 70 分钟，

且多数时间用于对孩子的教育上；团体观众（3

①数据来源：《湖州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②注：此处指的是次数，因为考虑到家庭观众及学生观众，一次跟踪观察的对象可以有若干名，共计 8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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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以上）用时最短；个体观众由于不同的参观

目的，其用时有长有短。因而可知观众的类型

对参观时长有着较大的影响。

实际用时与馆方设定用时相去甚远的情

况引起笔者对参观时间的思考。时长虽然与展

出的内容息息相关，但是最佳时长的选择可以

避免观众的“博物馆疲劳”，从而获得最佳的

展示传达；同时地方博物馆基本陈列应将参观

主体定位于“闲逛型”观众，基于这一观众定

位，其设定的参观时间应适当缩短，使之更加

符合“闲逛型”观众的需求，地方博物馆基本

陈列的最佳参观时长在 45—60 分钟为宜。

4.1.2 参观路线

《吴兴赋》的陈列面积为 1 600 平方米，

设计展线全长 380 米左右（见图 10），展线

长与陈列面积比为 1:4.3。而观众是否前往参

观设定的展示区域，按照设定的路线进行参观

则有三个考虑因素：

第一，观众特性。例如向右转的倾向、身

体疲劳反应的产生等。

第二，建筑特性。例如进出口位置的设置。

第三，展示特性。例如规模大小、吸引性

等 [16]。

对于《吴兴赋》陈列而言，以上三个因素

中的展示特征因素影响最大，由于《吴兴赋》

陈列内路线单一且仅有一个进出口，故观众特

性及建筑特性的影响很弱。在调查中发现，个

体观众与家庭观众的路线与设定路线几乎相

同，团体观众的路线大致相同。由于展品规模

和吸引力的影响，路线大多以大型模型展品相

连构成，不经过小型展品。

笔者认为，《吴兴赋》的空间布局疏密得

当，路线流畅。故对于地方博物馆基本陈列而

言，其路线长与陈列面积之比在 1:4 左右为宜。

图 10 《吴兴赋》陈列路线图
（来源：笔者自绘）

图 9 《吴兴赋》观众跟踪观察表
（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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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停驻点

停驻点即为上文所提到的吸引点或注意

点。经过笔者统计，《吴兴赋》中的停驻点（见

图 11）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停驻点处的展品规模较大。

第二，停驻点大多为沙盘模型、复原场景

及多媒体放映处。

第三，停驻点处的展品互动性较强。

第四，停驻点处讲究展品组合方式。

同时，观众在具有吸引力的展品前停留的

时长也是有所不同的，即不同展品的持续力是

不等的。持续力指数（Holding Power）便是测

试持续力的量化指标，它是指被特定一项展示

吸引的任何观众对其注视时间的平均数值。

公式可表示为：

持续力指数
 （单位：秒）

=

其中，有效观众样本数是指注视一项展示

超过三秒的观众人数；总有效时间是指观众注

视该展示的时间总和 [17] 33。

笔者对陈列中停驻点的时长进行了统计

（见图 12，图中的序号为图 11 中的对应展品）

发现，用时最长的停驻点为多媒体与互动性设

施，而家庭观众在停驻点的时长要多于个体及

团体观众。在停驻点的行为上：个体观众多为

大量拍照；家庭观众往往以语言交流及教育孩

子为主；团体观众在停驻点的停留时间较短，

在互动性设施上停留的时间较长，团体中一人

的行动会带动其他人，语言上的交流以赞叹类

的言语为主。

评价一件展品对于观众心理的影响，最主

要的便是其持续力，若它可以快速地吸引观众

的眼球，并可以让其驻足观看，渲染情感，引

发思考，达到最后的共鸣，那么该件展品对观

众的影响便可以延续到馆外生活中，甚至影响

一生。而调查发现，《吴兴赋》中持续力较高

的仍然是多媒体设施，影片的长时间放映并不

代表着展品的持续力，同时真正以展品为主的

持续力指数均低于 50s。

笔者认为，《吴兴赋》陈列的展陈方式虽

已在传统模式上有所创新，但在观众的定位上，

并没有分层从而忽略了本地市民的需求，根据

上文提到的博物馆观众参访方式分类表，笔者

认为，《吴兴赋》陈列的观众定位主要是学生

型、认真者的范畴，而往往忽视了闲逛的本地

市民，其演绎的地方故事并不能让所有群体产

生思索、记忆与共鸣。在陈列中加入市民自己

的故事往往是地方博物馆所欠缺的，同时基本

陈列的意义也在于获得主体观众的心理认同。

同时，基本陈列中所体现的地方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③也常常属于学生型、认

真型观众所能接受并理解消化的。地方博物馆

并没有对地方性知识进行分类、分层，使所展

图 11 《吴兴赋》陈列停驻点示意图
（来源：笔者自绘）

 注视该展示的总有效时间 

有效观众样本数 

③注：这一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 (Clifford Geertz) 确立的一个概念：“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

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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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知识获得测量

在跟踪观察的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设

计参考了高慧芬《博物馆展示规划期望与观众回

馈之间：一项展示的成果评估研究》一文中的问

卷，主要包括两部分：观众基本资料和观众参观

效果。其中第一部分包括观众的性别、年龄段、

文化程度、职业、当地居民与否五项。第二部分

包括次序编排顺畅性、内容丰富性、设计精巧性

及视觉效果、文字说明部分效果、图片部分效果、

实物部分效果、教育效果等七个方面。

问卷总数为 150 份，分为两种途径发放，

在湖州博物馆中共发放 60 份，收回 58 份，回

收率为 96.7%。其中有效问卷为 55 份，有效率

为 94.8%。另一种则为网络问卷，共收回 90 份，

其中有效问卷为 84 份，有效率为 93.3%。

经过统计，笔者计算出观众对《吴兴赋》

的七项指标反应情况以及对该陈列总体状况

的评估（见表 3）。

图 12  停驻点持续力指数图
（来源：笔者采集数据得到）

在七项展览评估项目中，次序编排顺序

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其层次清晰且主题

突出，展现设计具有连贯性与完整性。内容

丰富性也令观众满意，但是设计的精巧性与

视觉效果却存在一些缺憾，如一些观众反映

灯光过暗的问题等，这反映了观众对展览的

精致度与参观效果的要求较高，说明地方博

物馆基本陈列需要向“博物馆剧场”④靠拢，

寻求从传统历史文化陈列向剧场化陈列转变。

同时在文字、图片、实物效果方面，文字与

图片的满意度较高，而实物上，实物太少与

复制品太多也是观众反映的主要问题，这说

明观众对参观实物的需求大，而地方博物馆

首先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实物搜集的工作来

增加陈列中的实物数量，将实物展示与多媒

体等辅助设施有效结合，提高展览的耐看性。

而在教育效果方面，观众均表示有收获，满

意度较高。

设计精巧性
及视觉效果

文字说
明部分

图片说
明部分

实物说
明部分

教育效果

人数
72
67
0
9

123
5
2
0

14
121

4
0
0

19
107

0
13
0
0

100
39
0

好
一般
不好
字太少
适当
字太多
不切题
编排不当
图片太少
适当
图片太多
没有吸引力
不具代表性
实物太少
适当
实物太多
复制品太多
没有吸引力
不具代表性
收获大
收获一般
收获不大

百分比（%）
51.80
48.20

0
06.47
88.49
03.60
01.44

0
10.07
87.05
02.88

0
0

13.67
76.98

0
09.35

0
0

71.94
28.06

0

续表 3

（来源：笔者采集数据得到）

项目

次序编
排顺序

内容丰富性

人数
118
21
0

112
25
2

好
一般
不好
好
一般
不好

百分比（%）
84.89
15.11

0
80.58
17.99
01.44

表 3  问卷统计表

项目

示的地方性知识仅限于本土市民中的少数群

体能够深入理解，这往往会缩小陈列的受众，

无法实现基本陈列的初衷。

④注：谢尔顿·安尼斯（Sheldon Annish）1987 年的《博物馆有如象征行动的舞台》提及博物馆实为人们认知、社会互

动以及梦想的空间场域，史蒂芬·威尔（Stephen E.Weil）在其 1995 年《珍奇柜》中提及主题博物馆以戏剧建构替代大

珍奇柜的取向，凯瑟琳·休斯（Catherine Huges）1998 年以《博物馆剧场》论述博物馆中剧场形式的沟通与导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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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情感测量

多元的地域文化和传统风俗会在城市演

变发展中不断沉淀。传统技艺、节庆风俗、民

间信仰、方言习语，它们与城市的历史相互交

融，共同塑造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

市民生活中最平凡但富有意义的角度使我

们得以一窥城市历史文化中最为独特之处，这

是地方文化特色的一种凝练，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可缓解地方博物馆藏品缺乏且单一的问题。

笔者采用深入访谈的方式来了解观众参

观的心理活动与情感表达，从而进行情感上的

判断与测量。《吴兴赋》陈列中的第三部分富

庶湖州，便大量使用从民间征集的民俗文物，

如明清家具、传统织机、传统茶具等，完完全

全从民间来，贴近生活。而这样的做法在观众

中也获得了极大的认可，在笔者深入访谈的 8

名观众中，一半以上的观众对第三部分中的民

俗文物印象深刻，并且有深厚的情感。一位观

众告诉笔者：

“我奶奶家以前里面展的织布机、装东西

的檀木盒子、晒茶叶的匾子什么的全有的，可

是后来搬家什么的有些都丢了，真是很可惜。

看到里面展的这些东西，真是很亲切的。”

5结语
科特勒在研究博物馆的发展轨迹后指出

传统博物馆重视文物，属于“收藏导向”；现

代博物馆重视观众的学习，属于“教育导向”；

而至后现代，除了收藏和教育功能以外，博物

馆进一步重视观众本身的动机、需要、期待和

体验，可以说是“体验导向”[12]。

同时，陈雪云指出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理论

观点逐渐从行为学派（20 世纪 20—50 年代）、

人文心理学派（20 世纪 60 年代后）、诠释批

判学派（20 世纪 70 年代后），发展为后现代

的观众研究 [7]205。在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下，“观

众的身份是多重的，立场是多样的，认同是流

动的，期望借助博物馆营造理性和感性的文化

空间，跨越差异，寻找暂时的统一性”[18]。不

同观点下的研究有其不同的目的、焦点和探究

方法，而对具后现代主体性的博物馆观众需要

有更细致耐心的了解和沟通，同时后现代的博

物馆观众研究更应关注观众的体验及与地方、

社区的互动。

参考文献

[1]Adams R. Museum Visitor Services Manual [M]. Washington，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2001：3.

[2] 乔治 E·海因 . 学在博物馆 [M]. 李中，隋荷，译 .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3] 史吉祥 . 对台湾地区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历史考察 [J]. 中国博物馆，2003(1)：79-85.

[4]Melton A W. Som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Museum Visitor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33(30)：720-721.

[5]Bitgood S，Patterson D. The Effects of Gallery Changes on Visitor Reading and Object Viewing Time[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3，2(1)：4-6.

[6] Fakstseli  O. What is Visitor Studies? [EB/OL]. (2008-6-20)[2015-11-30]. http://www.visitors.org.uk/node/6.

[7] 刘琬珍 . 博物馆观众研究 [M]. 台北：三民书局，2011.

[8]W. Lawrence Neuman. 社会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第6版）（英文版）[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9]Loomis R J. Planning for the Visitor: The Challenge of Visitor Studies [M]//Bicknell S，Farmelo G. Museum Visitor Studies in the 

90s. London: Science Museum，1993.

[10] Falk  J. Identity and the Museum Visitor Experience [M]. Walnut Creek：Left Coast Press，2009：47-48.

[11] 史吉祥 . 博物馆观众研究是博物馆教育研究的基本点——对博物馆观众定义的新探讨 [J]. 东南文化，2009(6)：95-99.

[12]Kotler N. Delivering Experience: Marketing the Museum’s Full Range of Assets [J]. Museum News，1999，78(3)：30-39，58-61.

[13] 赵昆 . RFID 技术在博物馆观众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5(1)：96-102.

[14]Yoshimura Y，Sobolevsky S，Rattic，et al. An Analysis of Visitors’Behavior in The Louvre Museum：A Study Using 

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发展与实践 <<< 王思怡 实践新知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058

2017 年第 01 期  总第 066 期

Bluetooth Data [J]. Planning and Design，2014(41)：1113-1131.

[15] 周颖 . 一座中小型城市博物馆的文化担当——湖州市博物馆新馆开放以来的展陈探索思考 [C]// 印迹：湖州市博物馆

50 周年纪念文集 , 杭州 : 吴越出版社 , 2012：353.

[16] 陈惠美 . 观众的导引及参观动线问题的探讨 [J]. 博物馆学季刊，1992(2)：83-90.

[17] 金和天 . 博物馆观众心理与行为研究 [D]. 长春：吉林大学，2006.

[18] 陈雪云 . 台湾博物馆观众研究回顾与展望：从现代到后现代主体 [C]// 王嵩山 . 博物馆、知识建构与现代性，台北：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出版社，2005：131.

（编辑  涂珂）


